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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中的中的““一片玲珑石一片玲珑石””

到军校报到后，我们一同被分配在学
员一队，学的也是相同的专业，他在二班，
我在三班。新兵入伍入学训练阶段结束后
不久，麦家就被调整到了我所在的三班，我
也就成了他的班长。也许是班长的职责所
在，也许是我和他是老乡的情结，我们成了
朝夕相处的战友，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
友。都说读人先读心，在和他相处交往了
一段时间后，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

他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他做事很
认真，无论是学习、劳动还是日常生活，他
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但由于种种原因，
有时却不能如其所愿。他的内务不是太
好，连个被子也叠不方正，于是我就耐心地
帮他教他；他对英语不感兴趣，学习成绩不
是很理想，我又是英语课代表，就耐心地帮

他提高；他是一个工作很要强但又不太主
动的人，于是我干啥事都带着他，种菜、搞
卫生、集体劳动；他容不得当面的批评和指
责，更容不得别人对他的误解和曲解，每次
我都会通过个别交流的方式，耐心细致做
他工作，这也是他最乐意接受的一种方
式。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也成了一个
经常被表扬为进步幅度较大的学员。

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孤僻的人。他不爱
与人交流，也不善与人交往，独处是他的习
惯。他的脸，永远是喜怒哀乐的晴雨表，绝
不做给别人陪笑的牺牲品，甚至有时难得
的笑也还保留着自己特有的情绪。只要他
不满意，哪怕是一句话，他都会写在脸上，
用他特有的一张拧巴着的脸摆在你面前，
也正由于这一独特的性格，他从不作假，更

不会作恶。
他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遇到

他认为不对的事，就会有所反应，或直接顶
撞，或不同的场合，用他近乎鄙视的眼神和
言语进行表达。记得当时我们学员队来了
一名领导，领导水平一般，甚至敬礼动作也
很不规范，他报以的是嗤之以鼻的笑和“这
是啥玩意儿”的感叹。

军校生活是短暂的，也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和美好的回忆。在日复一日的交往
中，我懂得了他，也理解了他，我们之间也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一起交流思想，
畅谈人生，也成了交往最多的战友，每年寒
暑假，因两家相距不到五公里，我俩也经常
来回串门。

一起在军校的日子

军校合影

蒋金乐/文

最近，有一位富阳网友发了一篇文
章，说找到了《富春山居图》里黄公望笔下
的两块石头。文章把黄公望画中的两块
石头的画面，与富春江上的两块石头的实
景照片放在一起，高度相似。

但是，作者设下悬念，没有写明，这两
块石头具体的位置，在富阳的哪个江面。

有朋友问我，知不知道这两块石头在
哪里？是不是东梓关的姐妹山？

我说，我知道有这两块石头，应该是
在富阳大桥南岸上游一点的太平村江边，
而不在更上游的东梓关。

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看过王伯敏先
生的文章《富春江上画中游》，此文是王伯
敏先生研究《富春山居图》实景地的重要成
果。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王伯敏先生得
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写道：

《富春山居图》画的地方，基本上是在
富阳，所画富春江的两岸，有可能起自富
阳城之东的珠林坞、庙山坞一带。……再
就是从富阳城沿江向西南，及至太平、三
山、中埠和长山。值得注意的，在这卷画
的中部，画一座座的山，有如舞凤展翅，飞
向深峦。而又山势斜落，穹岫迷密，正所
谓丘壑奔腾，这部分画境，在中埠，或在汤
家埠的后山都能看到它的依据。尤其在
夕阳西沉之际，山皴分明，山上矾石累累，
更如子久的佳构。这卷画至此，画家似乎
又顺江东转向富阳，再自富阳沿江向东，
画至今之新沙至里山一带而出口。细察

位置环境，他的起手与桐庐无关，他的结
尾与钱塘江也无关。我之所以这样理解，
不只凭画卷与真景大体吻合来判断，也还
根据一些记载与口碑来推理。

……黄公望在富春江时，住过太平
村，也到过隔江的三山村。

王伯敏先生对《富春山居图》具体画
的是哪里，逐段的地理位置，都有很仔细
的表达。所说画的中部画一座座的山，刚
好，就在太平村对岸。文章还写到，1985
年，王伯敏先生陪一批中外友人在富阳考
察《富春山居图》实景的故事：

我看到大家的情绪实在好，当然也减
少了我的疲劳。归途中我不禁吟出了几
首诗，其中有两首云：“太平一片玲珑石，
尽是痴翁画里滩。隔岸长峦三十里，披麻
皴外白云湾。”又一首云：“一卷富春处处
诗，半真半伪墨华滋。乍看不是细看是，
正是个中绝妙时。”

王先生的文章是1991年写的，而我直
到2010年的5月才看到此文。那天，我陪
央视《走遍中国》摄制组，到杭州王先生家
中拍摄。其间，王先生送我他的专著《山
水画纵横谈》，书中就有这一篇文章《富春
江上画中行》，回来后，我就立即拜读了。
我当然记牢了这两句诗：太平一片玲珑
石，尽是痴翁画里滩。

我就很好奇，太平村江边，是一片如
何玲珑的石头呢？

说来惭愧，自 2010 年以来，我在富春
江上坐船来来回回，已经近百趟，在船上
也会观察太平村江边的那一些石头，但

是，就是没有走到太平村的江边去看看。
因此，也就没有近距离观察或欣赏过王先
生诗中的那一片玲珑石。其实，从富阳城
过去，才不到20分钟的车程。

这次，有好几个朋友问我，就促使我
下决心，要去探个究竟。

多年的好朋友王卫东，就是太平村
人。先和他电话沟通，请他关注江边的那
两块石头，并且发给他《富春山居图》中的
那两块石头。他告诉我，因为富春江水位
的起起落落，看到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有
时候水位高了，可能就剩下一块石头了，
甚至都看不到了；有时候水位低了，看到
的就是两块石头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也
就是说，要看到与画境相似的石头，还得
看江水的脸色。我就说，那麻烦你，根据
不同的水位，随时拍一些图片给我。

于是，近十天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
给我发来近十张图片。

7月9日晚上，我又电话问他，这几天
的水位如何？水质如何？他说，明天早上
拍了图片，告诉我。

7 月 10 日早上 6 点多，他就给我发了
图片。很好，两块石头与画境很相似。

十点多，我赶紧约上同仁跟随王卫
东，赶往太平村，直接到目的地。也是奇
怪，富春江南岸很少有岩石耸立江边，太
平村这一段的江岸，有一大片岩石，有著
名的秤砣石，有鼋石。我问卫东，这两块
叫什么？

他说，叫标志石。但不知其所以然。
是太平村的标志？还是太平码头的

标志？抑或还是其他什么标志？
我说，不管了，现在我领悟到，恰恰是

《富春山居图》的标志！更何况，有王伯敏
先生的佳句加持。

明明是两块石，王先生为何要说是
“太平一片玲珑石”？此“一片”，不是一
块，而是指岩石连成一大片的“一片”，一
大片岩石滩，王先生才会说“尽是痴翁画
里滩”。看《富春山居图》就明白了，《无用
师卷》开始不久，除了上半幅那大片留白
中，非常突兀的，鲜明夺目的标志性的两

块石，黄公望在画的下半幅中，以此为元
素，或一块，或两块，或一组，竟然错落有
致地画了近十处小石块。王先生看得明
白，自然而然，这“一片玲珑石”，在痴翁的
妙笔下，成了“尽是画里滩”。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痴翁太痴迷这“太平一片玲珑
石”了，于是，巧置画中，俨然成了《富春山
居图》的特殊“标志”。

行文至此，这“一片玲珑石”，或可解读
为看懂《富春山居图》实景地的“点睛石”。

麦家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一方
面对人对事三分热，只要自己不感兴趣的，
很快就会弃而不理；一方面又具有坚毅性，
尤其体现在对创作的情有独钟，死磕到
底。投稿、退稿成了常事。直到有一天，他
的《麦田的守望者》和《人生百慕大》被刊发
了，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那是我认识他
以来唯一一次看到他如此会心地笑。

两篇短篇小说的发表，成了他写作道
路的加油站，也成了他被上级关注和培养
的助推剂。1986年他离开了特殊的战斗岗
位，调到南京军区某通信团，不久又进入解

放军艺术学院深造。调离后，我们只有少
量的通信往来，直到他的小说《暗算》出版
前需要所在单位保密委员会审查，我在第
一时间以保密委员会主任成员的身份审查
了这本小说。由于我了解他的专业，又在
作训部门当了一年参谋，参与拍摄反映特
殊单位历史的《东南前哨》纪实片，懂得什
么才是真正的机密，审查自然通过。直到

《暗算》发行后他来福州参加新书发布会，
我才跟他说起此事。

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不时地保持着
联系，特别他回到杭州后，每次我从部队休

假回来，他总是邀请我去理想谷坐坐，一起
喝喝茶聊聊天，继续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
和未来。40多年来，我们有了各自的事业、
家庭，但我们的联系从没有间断。40多年
来，我也一直为麦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和
辉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人生也许就是这
样，相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我俩从同一
起跑线出发，但由于努力的方向不同，结果
也不尽相同，他成了著名的作家，我成了共
和国的将军，我们都是幸运儿。

我们都会老去，我们都将珍惜，我和麦
家之间的情谊更是愈久弥香，当我们再次

心与心的相逢，我只会把《战鼓余音》送给
他：“一生戎马梦回时，战友真情深似海。
铁甲已卸心未老，笑谈往昔泪沾襟。峥嵘
岁月今何在，把酒言欢月下寻。兄弟情谊
长存心，共话当年战鼓音。”

作者简介：原陆军第80集团军少将副
政委兼纪委书记，1965年3月出生，浙江富
阳人。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被军区表
彰为优秀旅团主官、军事训练先进个人，被
总部表彰为优等指挥员。所著作品《用心
走好人生路》被浙江省图书馆收藏。

从未间断的交往与情谊

军校毕业后，我和麦家被分配到了福
建福州一个从事特殊行业的部队。一到单
位，我们就接受着先辈们特殊的教育：进入
特殊行业的门，就得懂得特殊行业的规矩，
忠诚这一行，扎根这一行，奉献这一行，生
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那时我们也
没想太多，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出师，完成
见习任务，独立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俩跟其他战友一样，除了日常生活，经常
往工作房跑，加班加点熟悉装备、提高技
能、提升实战能力。在老同志们的悉心帮
教下，我们很快都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工作

岗位，成了无形战线一名合格的战斗员。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一行的人

都只有一个选择，工作中经历的事只能自
语自说，自得其乐。正如麦家在《暗算》首
页写的那样：“……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
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
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
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

也许对多数人来说人生的路一开始并
没有方向，只有随着学历的提高、见识的增
长、条件的许可，才有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想
法，才会有目标地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而

麦家属于另一种人，他从一开始就有他的
目标和追求。也许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能
成为大作家，但至少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个
方向努力着。

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区，营区在一个并
不陡峭的山坡上，他的宿舍在营区的马路
旁，我每次上下班都要经过他那，只要他在
房间，我也会去他房间坐坐聊聊，而每次见
到他的时候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作。记得
一开始，他会把他写的处女作给我和富阳
的另外一个战友看看，让我们发表意见和
看法，也许是关系太密切的缘故，我们喜欢

给他泼点冷水，但他从不气馁，总是写了再
撕，撕了再写。

其间，我和他一起去拜访过他朋友的
父亲，他是当年福建电视台《每周一歌》的
编导，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姓何，因为他
用的笔名叫“人可”，用他的姓氏起名的。
他经常鼓励我们搞创作，甚至希望我们都
能成为未来的词作家，这对我而言，只是一
笑了之，对麦家来说却是一剂兴奋剂，因为
我渐渐地发现他对写作的投入更专注了，
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

一起在营区的生活

40多年前，我们一起踏入军营

作家和将军的情谊作家和将军的情谊

羊敏君/文

我和麦家是40多年的
好同学、好战友、好朋友。
我们是1981年同时考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
院福州分院的，那一年，他
17岁，我16岁。1981年8
月28日，我们怀着保家卫
国的满腔热情和跳出“农
门”的喜悦心情踏上了前往
福州的列车。

由于他来自于大源中
学，我是富阳中学的，一开
始我们并不熟悉，也没有太
多印象，只知道从浙江杭州
和嘉兴两个地区一共招生
了50人，而富阳一共去了
16人。

作者与麦家年轻时的合影


